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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刚是江苏泗洪的一

名普通农民。1999年11月初
的一天，李永刚年仅三岁的儿
子李魏欢因为腮腺炎而去医
院就诊时，被偶然查出白细胞
非常高，医生怀疑孩子得了白

血病。焦急万分的李永刚赶紧
抱着儿子来到南京，解放军八
一医院的骨穿刺报告很快证

实，李魏欢得了急性淋巴细胞
性白血病。

随后的治疗需要大量的
钱，李魏欢只得把家里的几

间破房子卖了几千块钱，和
妻子一起在南京江东门附近
租了一间平房，把卖房子的
钱全部交给了医院。钱很快
花完了，家徒四壁的他已经
欠了两万多元钱的外债，现
在再也借不到钱了，可躺在

病床上的儿子怎么办呢？不
继续治疗，儿子的生命随时
可能停止，情急之下的李永

刚想到了卖血，这对于当时
的他来说，是一条最快的

“赚”钱方式。
第一次卖血，李永刚拿到

了 200元钱，他马上将钱交
给了医院，但这又能维持几天
的治疗呢？没办法，李永刚只
得再去卖血，但血站却怎么也
不同意他献血了，因为有规

定，两次献血之间至少得相隔
半年。只有小学文化的李永
刚，此时却玩了个 “小聪
明”，他隐瞒了自己最近曾经
献过血的事实，换不同的地
方去献血，每个月都至少去
献一次。虽然文化不高，但

如此频繁献血对身体可能造
成的伤害，李永刚还是知道
的。但是，当时的他别无选
择。支撑李永刚频繁献血的
另一个原因，是他听说献血
者的亲人可以无偿用血。
“我没有钱，但我可以用我的

血给儿子换来血，在他需要
时或许可以救他一命！”就这
样，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李
永刚先后献了六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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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血的钱毕竟有限，儿子

的巨额医疗费到哪里去筹呢？
看着儿子苍白的小脸和手臂

上密密麻麻的针眼，李永刚心
如刀割。经人介绍，他来到长
江路某工地去做杂工，每天只
有30元工钱。有几回，李永
刚下班过马路时，恨不得自己
被车撞了才好，“那样的话人
家就会赔我点钱，我儿子就多
一点医疗费了……”

一个月的工钱，都不够儿

子做一次化疗，李永刚情急
之下又把老家最后的一块宅
基地卖了3000元钱。捧着这
些钱，李永刚泪湿衣衫。对于
一个农民来说，没有了宅基
地就意味着再也无家可归了
啊！但是，想到医院里急需用

钱的儿子，李永刚还是很快
擦干了眼泪。

一次次抢救，一回回化疗，
3000元钱很快又用完了。

2001年，走投无路的李永刚抱
着儿子来到快报，讲述了自己

的特殊经历（他曾在几年前失
去过一个儿子），希望能得到
好心人的帮助。报道见报后，
热情的南京市民在短短几天
的时间里，为李魏欢捐了7万
余元救命钱。为了保证专款专
用，快报在八一医院为小魏欢
设立了专门的“爱心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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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医疗费暂时有了

着落。李永刚让妻子在医院陪
着孩子，自己开始到处找工
作，但一个没有文化、没有专
长的外乡人，在南京找工作又
谈何容易！没办法，李永刚花
三十元钱买了一辆旧三轮车，
在南京走街串巷收起了破烂。

“收破烂了，有旧报纸破烂要
卖吗……”声声吆喝中，李永
刚踩着那辆四处乱响的破三
轮车，吃力地走着、喊着。为了
省钱，李永刚中午在外面从来

舍不得买盒饭吃，饿急了就喝
几口水。当然，李永刚是舍不

得买矿泉水喝的，他都是去喝
自来水。好多次妻子问他“中
午在外面饿不饿”，李永刚的
答复总是同样的：“还好，忍
一忍就过去了！”那些日子，
李永刚每晚回到家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数钱，“虽然我一天

最多时才能赚到五十几块钱，
但我已经很高兴了。多攒几
天，我儿子就又多一份希望
了！”

儿子最后一次化疗是在
2003年底。那时，好心人捐助
的钱早已用完了，南京市区也

不允许骑三轮车收旧了，李永
刚只得到一些个体装潢队去
“抡大锤”（帮需要装修的人
家打墙），每天的工钱是五十
元整。因为儿子生病，李永刚
的体重一下子减轻了二十多
斤，干“抡大锤”的活已是相

当吃力，但他没有其他的办
法，只能咬着牙做了。那些日
子，李永刚累得回到家连话都
不想说，好多次他甚至觉得自

己可能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是为
了儿子，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

“那段日子真是太难了，我曾经
好多次想到自杀，最后还是没有
去做，原因 只有一个：如果我死
了，我儿子就更没有办法治病了。
为了儿子，我没有自杀的权利！”
艰难的生活，儿子的疾病，让李永
刚的妻子终日愁眉不展，泪水难

干。每到这时，李永刚就轻轻告诉
妻子：“会好的，只要我们坚持下
去，儿子会好起来的，日子也会一
天天好起来的……”就这样，体
重不足100斤的李永刚，用他并
不伟岸的身躯，为儿子撑起了一
片无雨的天空，也让这个受尽磨

难的小生命更加坚强。
如今，11岁的李魏欢已经

完全康复了，在南京一所小学读
四年级，而36岁的李永刚头上
已经有了白发。谈到这些年所吃
的苦，李永刚说他“不敢再回头
去想了，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种折

磨”，但他觉得自己“只能这样，
因为我是个父亲，这就是做父亲
的职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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